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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传道录》和《青鹤集》所述韩国道教传道谱系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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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海东传道录》和 《青鹤集》记录了韩国道教的传道谱系。作为史实，两个传道谱系均
不可信。《海东传道录》的传道谱系反映了韩国内丹修炼派希望发扬光大道教的意愿；《青鹤集》的传
道谱系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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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谱系

一、引　言

道教在韩国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与
儒、释两家相比，道教发展相对较为寥落。在韩
国虽然也有道士和道观，却始终未能形成有社会
影响力的教团组织，也未形成自己的经典体系。
韩国道教大体可分为本土仙家、科仪道教和

修炼道教①，其中科仪道教主要以道观为基地，
其作用 “仅限于祈求国泰民安、镇护国家，并不
干预一般国民解决信仰问题”②；修炼道教则以
好道人士为载体，以宗教修炼为目的，在民间秘
密传授。此外，道教的各种元素也有机地融入韩
国文化之中，并与韩国本土巫俗信仰相融合③，
对韩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中国道教发展史
不同，道教在韩国文化中像盐溶于水一般，难以
确考其发展演进的清晰脉络。尽管如此，韩国道
教的历史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韩国古代其实也
有关于本国道教传承发展历史的记录。李朝时期
（１３９２—１９１０）的著名道书 《海东传道录》和
《青鹤集》，就记载了修炼道派和本土仙家的道脉
传授谱系。

二、《海东传道录》所述道脉传承谱系

《海东传道录》是一篇只有２０００字左右的短
文，篇末附记曰：“万历庚戌十月二十四日……
得阳子韩无畏临解谨记书于德川郡校后居。”④据
此可知，该书作者是韩无畏。鹤山辛敦复曰：
“无畏，西原儒生也。少好任侠，擅西原官妓，

一日，杀妓夫，避仇入关西宁边，遇熙川校生郭
致虚，学秘方，泛览仙佛。”⑤可见，韩无畏是弃
儒修道的落拓士人，是书作于万历庚戌 （１６１０）。
该书篇首题记称：“往在仁祖，有一僧游行至关
东，忽被贼株连，持一钵囊，为官搜点，得一小
卷，题名 《海东传道录》。邑卒见而畏之，释其
僧，致其书于泽堂李植。泽堂为之传于世。”此
说亦得到李植的印证。不过李植说他是从赤诚县
主簿金辑处得知此书，并于一山人处 “固求得
之”，并确认此书绝非 “赝作之书”⑥。

《海东传道录》主要记载修炼道派的传道谱
系。据称，唐开元中，新罗人崔承祐、金可记、
僧慈惠三人入唐游学，得天师申元之援引，遇正
阳真人钟离将军。钟离将军认为 “三人俱以微星
下谪人间”，然而，“新罗国道教无缘，更过八百
年，当有返还之旨，宣扬于彼，其后道教益盛，
佛教渐微。……此三子生非其时，若欲学神仙，
留在中华则我当指训”，“因以 《青华秘文》、《灵
宝毕法》、《金诰人头五岳诀》、《内观玉文宝箓》、
《天遁炼魔法书》付之，且授以口诀”。三人得到
传授后，“于石室修炼内丹，躬自供给，凡三年
丹成”。后来，金可记留唐不返，崔承祐、慈惠
航海东归。回国后，慈惠隐修于五台山， “承祐
拜宏属陞太尉，以口诀授文昌侯 （崔致远）及李
清”。承祐９３岁卒，以五种书 “悉付清”。李清
入头流山修炼得道，传道于弟子明法。明法又
“质疑于惠公，尽得其要”。明法 “三十二解去，
以法授上洛君权清”。权清佯狂为僧，隐修于头



流山，后传法于偰贤。偰贤又得慈惠弟子明悟和
尚的传授，易名为金孤云，传法于赵云仡和金时
习。金时习传法于洪裕孙、郑希良、尹君平。洪
裕孙传法于密阳孀妇朴氏，朴氏传法于张世美，
世美传姜贵千，贵千传张道观。郑希良传法于僧
大珠，“大珠佯狂，乞于通都，郑石廉、朴枝华得
其旨”。尹君平 “以其道授熙川校生郭致虚”，韩
无畏于妙香山金仙台遇郭致虚，得其法。据 《海
东异迹》记载，韩无畏亦有传人，为柳亨进⑦。
综上所述，《海东传道录》所述传道谱系当为：

　　 《海东传道录》成书后，其所述传道谱系的
真实性受到当时学者的质疑，如朴趾源就认为
“韩无畏 《传道录》所云，似涉傅会”⑧。考诸史

实，《海东传道录》所述传道谱系的确有许多可
疑之处。例如，海东道脉的鼻祖钟离将军，即内
丹学派的开创者钟离权，当是唐末五代人⑨，申
元之则是主要活动于唐玄宗时期的著名道士。据
《云阜山申仙翁传》记载，申天师在天宝十四年
（７５５）即已仙逝⑩，他怎么可能援引崔承祐等人
和唐末的钟离权相见？据 《续仙传》记载，金可
记于唐宣宗大中十一年 （８５７）登仙瑏瑡；据 《东
国通鉴》记载，崔承祐于唐昭宗龙纪元年 （８８９）
入唐瑏瑢；僧慈惠即新罗高僧义湘法师，据何劲松
考证，义湘法师入唐时间是龙朔二年 （６６２），回
国时间是咸亨二年 （６７１）瑏瑣。三人年代相隔较
远，如何可能在开元年间 （７１３—７４１）一起去见
钟离权？据李圭景 《五洲衍文长笺散稿》引 《海
东传道录》，崔承祐等人见钟离权的时间是唐文
宗开成 （８３６—８４０）中瑏瑤。即使此说成立，崔承
祐等人仍然不可能同时会见钟离权。由此可见，
《海东传道录》所述之道脉源头是不可信的。海
东道脉在韩国的传授亦颇多可疑之处，如僧慈惠
比崔承祐至少早１００多年，即使如 《海东传道
录》所说，他活到１４５岁，也不可能与崔承祐同
时传道。再如，崔承祐为九世纪末期人，据 《海
东传道录》记载，偰贤是元朝人，又据 《世宗实
录·地理志》，偰氏本高昌国人，元季避兵赴高
丽国瑏瑥，那么偰贤最早只能是十四世纪中期人，
二人相隔至少４００多年。但是，据 《海东传道
录》所说，从崔承祐到偰贤，只传授了四代。

４００多年间只传四代，不合常理。又如， 《海东
传道录》说偰贤于正统 （１４３６—１４４９）年间传法
于金时习，时间跨度也未免过长。况且，金时习
生于宣德十年 （１４３５），即使把传法时间定在正
统十四年 （１４４９），他也才年仅１４岁，绝非合适
的传法对象。由此可见，《海东传道录》所述道
脉传授谱系并不可信。
尽管 《海东传道录》记载的传道谱系疑窦丛

生，作为历史实事不可凭信，但也并不完全是空
穴来风。根据该书所述，此传道谱系所传之道乃
内丹之道，书后所附１６条口诀，即 《丹书口
诀》、《丹家别旨》，以及北窗郑石廉所著 《龙虎秘
诀》，皆是内丹修炼法门。另据 《海东异迹》所
载此谱系中一些人物的修炼事迹，亦可知其所修
之道为内丹道瑏瑦。据张广保考证，钟离将军传授
给崔承祐等人的５本道书，除 《青华秘文》外都
有事实根据，因此，内丹学在唐末传入韩国并非
没有可能瑏瑧。其实，在韩国古代内丹修炼较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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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如南孝温 《悼壶隐丘仲仁》诗曰：“壶隐先
生我故人，声名四十一年春。铅埋永没胎光毙，
墓木萧萧掩洞宾”；“治丹已领报衔辔，采药天台
暗有期”瑏瑨，可见 “喜仙而好名利”的丘仲仁所
修为内丹之道。 《芝峰类说》引 《济川亭题诗》
曰：“清秋扣枻骊江去，楼上何人识洞宾”瑏瑩，题
诗者应为内丹修炼者无疑。此外，《海东异迹》、
《五山说林》、《於于野谈》、《青庄馆全书》、《青
鹤集》、《芝峰类说》、《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等韩
国古书也记载了大量修道者的事迹，所修之道多
为内丹道。不过，修道者大多道脉传承不详。虽
然韩国古籍中没有留下关于本国内丹修炼派传道

谱系的可靠记录，但是作为一种秘密流传于民间
的修炼法门，内丹道必然有其传承系统。《海东
传道录》所述道脉传承谱系虽然不可凭信，但是
从该书引钟离将军之说，认为 “更过八百年，当
有返还之旨，宣扬于彼，其后道教益盛”，从唐
文宗开成 （８３６—８４０）年间到韩无畏著此书的万
历庚戌 （１６１０），又恰好接近８００年瑐瑠，可以揆
知，钟离将军之说应该是韩国内丹修炼派虚构的
预言，这个预言实际上反映了内丹修炼派试图光
大道教的意愿。

三、《青鹤集》所述道脉传承谱系

《青鹤集》，宣祖朝 （１５６７—１６０８）落榜举子
赵汝籍所著。该书记述了青鹤上人魏汉祚及其弟
子的言行事迹，内容极其驳杂，涉及道教、政
治、历史、理学、诗话、音乐、地理风水、谶纬
思想、民俗信仰、神话传说、氏姓文化等诸多内
容。该书叙述东方仙派曰：

桓仁为东方仙派之宗。桓雄天王，桓仁
之子也，继志述事，又主风雨五谷三百六十
余事，以化东民。檀君继业，化行十年。
……其后有文朴氏，居阿斯达山，韶颜方
瞳，能得檀君之道。永郎者，向弥山人也，
行年九十，有婴儿之色，鹭羽之冠，铁竹之
杖，逍遥于湖山，遂传文朴之业。马韩时有
神女宝德者，御风而行，抱琴而歌，貌若秋
水之芙蓉，是承永郎之道焉。

王宝高者，学金山人李纯者，习隐高士
也，是乃宝德之分派也。瑐瑡

由此可见，东方仙派之道脉传授谱系当为：
桓仁→桓雄→檀君→文朴氏→永郎→宝德→李纯

→王宝高。不过，该书称李纯、王宝高为宝德之
分派，而正脉所在却不得而知。
除桓仁所传之东方仙家道脉之外，《青鹤集》

还记载了东方仙家之别派：
新罗初，有瓢公者自东海乘瓢而来，为

罗国名宰，煮玉而食，茹木而衣，呼风唤
雨，驱禽喝兽，其终也入雪岳山，是则仙家
别派也。驾洛国房 （居）登王时，有喦
（旵）始仙人者，自七点山而来，貌滢寒玉，
语类梵音……此则瓢公之流派也。勿稽子
者，罗时名臣，有功不赏，携琴入斯彝山
……是则七点之裔也。……大世、仇柒泛舟
南海，元晓、道诜托身西教，是乃勿稽之余
韵。崔致远……是得大世、仇柒之余风。其
后清平山之李茗、头流山之郭舆，是亦 （大
世、仇柒之）一派也。瑐瑢

据此可知，东方仙家别派的传授谱系当为：

　　 《青鹤集》所说东方仙派之宗桓仁及桓雄、
檀君，始见于 《三国遗事》。据 《三国遗事》记
载，桓仁 （《三国遗事》作桓因）是天神，桓雄
是其庶子，下降太伯山，与熊女婚姻生檀君。檀
君立国号朝鲜，御国１５００年，“后还隐于阿斯达
山为山神，寿一千九百八岁”瑐瑣。文朴氏，《揆园
史话》称其为檀君朝鲜时人瑐瑤，《白岳丛说》则说
他 “得桓因之源，传为洁清之学”，承传桓因所
著之 《终书》瑐瑥。永郎为传说中的新罗四仙之一，
《破闲集》、《东国舆地胜览》、《芝峰类说》、《海

东异迹》等书都曾记录其事迹，是新罗时期 （前
５７—９３５）著名仙家，不过李晬光认为四仙其实
是花郎徒，并非真仙瑐瑦。神女宝德，事迹不详，
《揆园史话》、 《白岳丛说》均称她传永郎之道，
是马韩时人，与 《青鹤集》之说相同。李纯，不
知何许人， 《青鹤集》外，诸书无载。王宝高，
《东国舆地胜览》说他是新罗景德王 （７４２—７６５）
时人，曾创制玄鹤琴，后 “得仙道”，常游于金
鳌山琴松亭瑐瑧。
东方仙家别派之宗瓢公，始见于 《三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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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瓢公，《三国史记》作瓠公，《青鹤集》写
作 “瓢”，或因两字形似意近而误。据载：瓠公
本是倭人，于新罗始祖赫居世时 “以瓠系腰，渡
海而来”瑐瑨。旵始仙人，驾洛国居登王 （１９９—

２５７）时人，曾与居登王会于招贤台瑐瑩。勿稽子，
新罗奈解王尼师今 （１９６—２３０）时人，因屡立战
功却不得赏赐，“遂被发携琴，入师彘山不返”瑑瑠。
元晓、道诜是新罗著名僧人；大世、仇柒则是新
罗时期的好道人物，因向慕神仙之术，于真平王
九年 （５８７）往吴越求仙， “后不知其所往”瑑瑡。
崔致远，新罗末期著名文人，曾在唐朝中科举，
在韩国古代享有 “东国文宗”之盛誉。郭舆，高
丽睿宗 （１１０５—１１２２）时人，是高丽时期著名道
流人物，有 “金门羽客”之称瑑瑢。清平山李茗，
不知何许人。高丽时期号清平山人者有二：一为
李岩，于恭愍王时 （１３５１—１３７６）入清平山隐
居瑑瑣；一为李资玄，亦是睿宗时道流人物，隐居
清平山，睿宗累召不赴瑑瑤。郭舆与李资玄友善，
二人有唱酬诗作传世瑑瑥。 《青鹤集》将李茗、郭
舆并举，据此推测，李茗或为李资玄之误。
据上述可知，《青鹤集》所述东方仙家道脉

谱系中的人物，或为传说人物，或为实有其人的
历史人物。以桓仁为宗的仙派谱系中，除王宝高
有可能是真实人物外，其余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
物；以瓢公为宗的仙家别派谱系中，除瓢公和旵
始仙人充满神话色彩外，其他均为真实的历史人
物。《青鹤集》以传说人物联缀的仙家谱系固不
可信，以历史人物联缀的仙家谱系也同样可疑。
以仙家别派谱系为例，暂且忽略瓢公和旵始仙
人，从真实的历史人物勿稽子到传道链条末端的
高丽人李茗、郭舆，时间跨度长达八、九百年，
但是道脉流传却只经历了三代。由此可见，《青
鹤集》所述道脉传承谱系是完全不可信的。
韩国古代流传着大量源自本土的仙家传说，

《青鹤集》构拟的东方仙派道脉谱系，其实是对
众多仙家人物之间道脉关系的梳理与整合，具有
强烈的本土色彩。韩国学者车柱环认为，本土仙
派具有警惕汉化，探索自主文化建设等特征瑑瑦。
此说能否成立尚需商榷，但是以此概括 《青鹤
集》构拟的东方仙派道脉谱系，则颇能切中肯
綮。《青鹤集》屡次精确预言甲申之变，据此推
测，该书有可能最终完成于甲申 （１６４４）之后。
甲申之后正是韩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主义
思潮开始滋长的时期。《青鹤集》强调檀君朝鲜
历史，强调本国人才不逊于中华，宣称 “日月亡

于古月，古月亡于鱼羊”瑑瑧，朝鲜将 “并吞日本，
争衡中国”瑑瑨等等，都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具体表
现；其构拟的东方仙派道脉谱系，其实也同样体
现着强调本土文化独立性的民族意识。不过，此
时尊华思想仍然是朝鲜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瑑瑩。
该书把东方道脉的源头追溯至中国，认为 “桓仁
真人受业于明由，明由受业于广成子”瑒瑠，则说
明在这部强调民族意识的作品中，尊华思想的影
响仍然挥之不去。

四、结　语

道教在韩国一直未能发展成制度性宗教。虽
然高丽 （９１８—１３９２）、朝鲜 （１３９２—１９１０）两朝
都有道观和科仪派道士，然而，科仪道教其实只
是官方祭祀体系的组成部分，缺乏自身的独立
性。其从事的斋醮活动主要是为国家祈福禳灾，
并不关涉普通民众的信仰。因而，真正传承道教
法脉的是那些散布于民间的修道人士，尽管这些
人不一定具有道士的身份。修炼道派的成员大多
是落第士子、遭受政治挫折的失意官僚、出身庶
孽晋身无门的两班子弟，以及山林隐逸之士等边
缘知识分子。《海东传道录》和 《青鹤集》其实
就是修炼道派的作品。
从事道教修炼者最早出现于新罗王朝后期，

高丽时期修道者逐渐增多，到朝鲜王朝时期，修
道者队伍已蔚为壮观。《海东异迹》等众多韩国
古书中记录的大量修道之士，多数是朝鲜王朝时
人，其所修之道主要是内丹道。 《海东传道录》
构拟的传道谱系中，自朝鲜王朝前期的金时习之
后，人数骤然增多，其实也反映了这一史实。由
此可见，到朝鲜王朝，内丹道已发展至鼎盛阶
段。《海东传道录》所述传道谱系虽不可信，但
它却反映了内丹修炼发展至鼎盛状态后，内丹修
炼道派希望发扬光大道教的强烈意愿。

《青鹤集》大约最终成书于甲申之后。经历
了惨烈的外敌入侵瑒瑡，以及由于明清鼎革造成的
东亚文化共同体解体的巨大变动后瑒瑢，韩国民族
主义思潮骤然勃兴，《青鹤集》其实就是这种时
代思潮的产物。《青鹤集》构拟的东方仙派传道
谱系虽然也承认 “东方仙派之宗”桓仁的道脉源
自广成子，但却异常强调此道脉谱系的本土特
征。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在成书于
１６７５年的 《揆园史话》中，便出现了 “夫汉自
汉，我自是我也，岂以堂堂震域，必拟汉制以后
乃足乎”的与中国文化进行彻底切割的民族主义

·７５·　 　　　　　　 《海东传道录》和 《青鹤集》所述韩国道教传道谱系考辨 　



文化心态，道教也便被解读成 “承檀俭神人所创
之源流”瑒瑣的本土文化。近世以来，韩国道教具
有文化主体性，韩国文化对道教的吸收是主体性
吸收的观点瑒瑤，成为一些韩国学者的基本论调。
可以说，《青鹤集》正是引发此类观点之嚆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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